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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 荣,云 南 省 永 胜 县 人。1958年 生,

1982年春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

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跟随樊骏先生访学一年,先后任教

于红河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民族

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

项,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

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编著有《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和《西南联

大名师书系·语言文学大师风采》等。

宣淑君,云南个旧人,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十八年中学语文教师生涯,十年图书馆

馆员经历,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求知问学,从不懈怠,无论做工作还是搞科

研,一贯报以追求完美的执著态度,发表论文

30多篇,参著《西南联大名师书系·语言文学

大师风采》等书,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

项、省部级项目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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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跋语里提到,在确定选题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作者曾作过文学所的访问学者,樊骏

先生是他的导师,按说樊骏先生应该是最恰当的序作者,但樊先生身体不

好,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作者也提到我对他的研究的关注,这也是事

实:我和李光荣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了。那么,我就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来

谈谈读了书稿以后的观感吧。

我拿着这本厚实的书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在默默地研究,而且是在

遥远的山城。”这是我十年前为贵州一位年轻学者的鲁迅研究著作而写的序

言里说过的一句话。在文中我还很动感情地谈到,二三十年前,自己也在贵

州做过研究,“为寻找一条资料,解决一个难题,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这其

中的艰辛,非亲历者绝难体会”。我因此说,自己“对边远地区的研究者,总

是怀有特殊的敬意。而且我深知,在如此艰难的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处境下,

要坚持研究,并作出成绩,是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的支撑的”(《袁荻

涌<鲁迅与世界文学>序》)。这大概也是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关注李光荣的研

究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光荣的云南老乡、老师,我的老学长蒙树宏先

生。王瑶先生在为他的专著《鲁迅年谱稿》所写的序言里,也说到蒙先生“身

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鲁迅生平史

实研究的新收获》,文收《王瑶全集》第8 卷)。这说明,在云南、贵州这样的

边远地区,默默研究者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地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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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不能忽略这一方土地的。而且这种研究也是自有传统的:本书中多处

引述蒙树宏先生的论著,显然受到教益和启发,而且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

点,更有着学术精神、方法的影响。

那么,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传统呢? 我想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老实

人做老实学问”。

首先是“老实人”。应该说,在边远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的困难

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之外,也

还有边远地区特有的相对懒散、闲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的惰性,繁琐而又

温煦的人事交往对人生命意志的销蚀,视野的局限,由此造成的既自大又自

卑的心理等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很难很难的,它

需要特殊的素质。第一要有对学习、学术的特殊爱好,以至痴迷,有强烈的

精神追求,这样才能以读书与研究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作为精神的支撑,

才能如本书作者在《跋》里所说,对学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投入”,使读书、

研究、写作成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也才会有鲁迅所强调

的“韧性”,即所谓“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此外,还必须甘于寂寞,拒绝

诱惑,淡泊名利,特别的勤奋,超人的努力,有鲁迅所提倡的踏踏实实“做小

事情”的“泥土”精神(《未有天才之前》),等等。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老

实人”的精神内涵。鲁迅说,这样的人,“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

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

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

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

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

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

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一个边远地区的学者,

有了这样的“老实人”的眼光、胸襟以后,那些一般人看来边远地区的不

利因素,又都可以转化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在

贵州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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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

旁骛地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变得懒散,但对另外

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

容、潇潇洒洒地做学问。贵州外在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

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引向深厚。因

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好去处”(《我的书院教育梦》)。处

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者也是要练“内功”的,他的办法,就是身处中心而

自我“边缘化”。边远地区的学者却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被客观边缘化

了,这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把它变为好事,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怨天

尤人,如果进一步身处边缘而总想自我中心化,那就更是南辕北辙,走岔

路了。这本身就是违背做“老实人”的原则的。

应该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就是一部“老实人”

写的著作。没有持续五年的生命投入和“慢而不息”的精神与功夫,是写不

出这样厚实的著作的。更重要的,这里还包含了做“老实学问”的精神与

方法。

首先是老老实实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自己的研究

方向。这其实就是本书《跋》里提到的樊骏先生和我当年建议李光荣选择西

南联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近些年许多人都在

关心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地方学者的作用问题。我刚参加了贵州师范

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中心、文学院主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下的

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特别强调了作为西部落后地区

的地方学者研究本地文化的意义:这是摆脱长期以来的“被描写”的地位,

“自己来描写自己”的自觉努力,同时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

生命的“寻根”过程。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无疑是

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西南联大文学、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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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文学、文化是在抗日战争的特

殊条件下,所形成的云、贵地区的本土地方文化与联大师生所带来的外来文

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中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正是

这样的有着多元文化因素的新型文化,既成为今天云南地方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又具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它的研究内涵是丰富的,研究的

天地也应该是广阔的。因此,我建议作者还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文

学的社团,当年许多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深入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非常有意

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强调地方学者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和意义,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

只能局限于此: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边远地区外来干扰

少、便于逼向内心的特点,反倒有利于作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思考———当年王

阳明最终在贵州“悟道”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或许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在

边远地区是最适合于做“最实”与“最虚”的这两头的研究的。在这两个方

面,地方研究者都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属于“最实”的研究。于是,我注意到,作者给自己

规定的任务和研究策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

学社团,从弄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所谓“基本事实”,包括每一个社团从何

时,因什么原因而开始;有哪些参加的成员,其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

样的文学观念,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什么刊物;选择什么文

体,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有什么追求,做了哪

些实验;各社团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一切分析、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

实的基础上,一切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准确、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这本来都是

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工

作;鲁迅就强调,他的小说史研究,在史料上是有“独立的准备”的。这也是

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王瑶先生在为蒙树宏先生的著作所作的序中,

就强调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础”意义,并特地提出蒙先生为云南大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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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设“鲁迅生平史料研究”课,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

法”的重要意义。李光荣、宣淑君两位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治学传统,给本书

的写作订立了“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的原则,“坚信见解人人可发,

而材料(事实)是唯一的”。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料的发掘、搜

集、爬梳、辨析、整理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不仅查阅了可以找到的一切

文字材料,而且对可以找到的当事人都进行了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口头历

史”材料,并且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本书就大体上弄清了西南联大文

学社团的基本事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而且

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为穆旦、汪曾祺、

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线索与思路。

比如本书提到了对这一时期汪曾祺的十多篇小说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

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我们做研究生时,王

瑶先生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每一篇重要论文、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

或类似的课题,都绕不开你,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尽管后人的研究必然

要超过你。我想,王瑶先生这里所说的“不可绕开”,不仅是指你的研究,是

否达到、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也是指你在史料上是否有鲁迅说的

“独立准备”,为后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事实。

或许更加可贵的是,这背后的学风,研究精神。王瑶先生在前引蒙树宏

书序里,也是给其“反复考核,力求准确”,“务求翔实”的“严谨的学风”以很

高评价。本书的作者在《跋》里谈到他们“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不安,为求证

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我也深受感动。这同样是有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本

来,学问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会这样大受感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做学问的

常识现在被抛弃了,学术研究的底线被突破了。许多的“研究”,可以不顾基

本事实而随意乱说,或者依据未经考订、并不可靠的材料,危言耸听,大加炒

作,或者抓住片面的材料而任意发挥,大做文章。在这样的虚假、浮华的时

风影响之下,像本书作者这样,甘坐冷板凳,做“老实学问”的“老实人”,反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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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不合时宜,并常常被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本书的出版,聊

抒感怀,给边远地区的寂寞的研究者以慰藉,为这样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作鼓

吹———尽管未必有多大作用。

2008 年11 月24 日



第一章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综论

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奇葩,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

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

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

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

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①,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

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

湖风光和翠湖的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

痛促进了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

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

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

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

① 西南联大学生戏称掺有多种杂物的米饭为“八宝饭”,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袜为“空前

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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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

力量,因而形成了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

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

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

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

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

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

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

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

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分期,尚无定论,但从一般的论述看,大致分为五

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皖南事变”前时

期(1938年2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期(1941年1月至1944年

5月),爱国运动高潮期(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反内战时期(1945年8

月至1946年7月)。这种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政治事件。的确,政治对西南联

大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几乎决定着西南联大的“命运”。但文学不等同于政

治,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与政治有关,似乎又与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不完

全吻合。文学社团也如此。根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以及其他社团的

消长变化情况,我们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937

年秋至1941年春),中期(1941年春至1943年秋),后期(1943年秋至1946

年夏)。

以下将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三个时期分别予以论述,各个时期的社

团又分综合社团、戏剧社团和纯文学社团三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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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南联大的前期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的前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1937年7月,战争的硝烟弥漫京

津地区,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筹备临时大

学,11月1日即行开学,由于创办仓促,因此校舍紧张,设施不全,图书匮乏,

生活十分艰苦。此时全国上下抗敌情绪昂扬,师生精神状态较佳,大家克服

困难,潜心教学,在衡山湘水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不料前方战事吃

紧,炮火逼近武汉,长沙不宁,教育部再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两个多月

抵达昆明,于5月4日开学。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设分校于蒙自,异地办学。

不久蒙自校舍被征为军用,分校迁回昆明。各学院分散于大西门外和拓东

路,师生则散居全城。1939年8月,新校舍筑成,学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校园,得以集中办学。但这时,日本飞机加紧轰炸昆明,有家眷的老师只好

疏散到乡下居住,学生则采取“跑警报”的方式———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跑向

城外的田野和山间躲避。如果上课时警报响起,则立即下课,出后门跑向后

山。为弥补损失,有时老师在树林中继续讲课。1940年7月,越南不保,昆

明堪虞,教育部指示做迁校的准备。11月,成立叙永分校。1941年初,新生

全部在叙永分校上课。这时,“皖南事变”爆发,西南联大随之遭受压力。

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安,文学活动却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师生。其间,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文艺活

动,而且建立了一些社团,并且把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南岳,在蒙自,在

昆明,都留下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和社团组织及其工作的业绩。

下面将对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社团

进行介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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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社团

西南联大壁报的兴盛,长沙临时大学时即已开先河。在岳麓山的绿树

环绕的校舍中,临大文学院的学生已经出过壁报。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

是关于抗战和岳麓景色的,表达抗战决心、鼓舞抗敌意志以及抒发战争造成

的痛苦是其中心内容,关于要不要从军、要不要接受“战时训练”的问题也在

壁报上讨论过。南湖诗社的发起人刘兆吉回忆:“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

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①,所以,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很顺利。

据此可知,临大文学院壁报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南湖诗社的成员,他

们曾在南岳壁报上发表过诗歌。至于壁报名称是什么、出了几期、发表文章

的篇名等,今天所见资料均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是什么社团办的壁报。

西南联大有名称记载的综合性社团,最早是群社。群社1938年12月底

成立,以十几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联络了20多

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启事贴出后,有近20人报名。其宗旨是“互相交往,

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②。

成立会上选出干事9人,社长和副社长各1人,先后聘曾昭抡、余冠英、吴晓

铃老师为顾问。干事会下设学术股、康乐股、时事股、服务股、文艺股、壁报

股等各自开展活动,后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壁报,

其内容较广泛,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群声》壁报上发

表的文学作品篇名及其内容,不得其详,但它的主编林元即林抡元却是较为

知名的。林元后来创办了《文聚》杂志,再后来参与编辑《观察》、《新观察》、

《文艺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群声》是他编辑才能养成的重要历程。

林元也写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边风》、《群声》、《冬青小说抄》及后

①

②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

出版社,1994年。

邢方群:《回忆群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 民 出 版 社,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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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文聚》等刊物上。《群声》的另一位主编陈潜还编辑了壁报《大家看》,

张贴在昆明街头,很受群众欢迎。由于群社坚持真理,广泛联系群众,注意

解决学生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社员发展到200多

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四处查捕

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把西南联大已

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部分出面较多的进步学生疏散到乡下隐蔽,而这些

人多数是群社社员,同时鉴于群社的政治色彩较浓,指示其停止活动。1941

年2月底,《群声》出了“终刊号”。“终刊号”贴出的当天下午,林元撤到乡下。

群社至此解散。

1939年秋,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引擎社。这是一个以民族解放先锋

队队员为核心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团,其性质和特点均

与群社接近。在社团成立前,已有部分文艺爱好者编辑出版了《引擎》壁报,

社团成立后,《引擎》成了引擎社的机关报,“壁报除发表小说、诗歌外,杂文

和评论大都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抨击。

壁报还出版过纪念‘五四’和纪念鲁迅的专刊……”①“皖南事变”后,在共产

党的指示下,引擎社停止了活动。

在此期间,几个群社的下属团体也相继单独开展活动,成为独立的社

团,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还出现了几个与群社关系密切

的社团,如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等。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公开活

动,在学生中组织了几个社团,出版《微言》、《明报》、《青年》、《指南针》、《照

妖镜》、《大学论坛》、《熔炉》等壁报。以上壁报均有文学、艺术作品发表。

二、戏剧社团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社团一般是从1906年诞生的戏剧社团春柳社开始

的,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则晚于春柳社15年。这说明戏剧

① 许京骐、刘楷:《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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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开路先锋。西南联大文学史的情形与中国现代

文学史一样:戏剧演出在前,文学社团成立在后。

长沙临大已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临大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出校门

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演剧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演出。岳麓山

下文学院的学生则组织了“临大话剧团”,参加当地戏剧团体举办的劳军汇

演,演出剧目是阳翰笙创作的《前夜》。由于演出水平较高,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

1938年暑期,临大话剧团的一些成员在昆明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

孙》等戏剧,宣传抗日。有的学生参加了昆明金马剧社《黑地狱》的演出。开

学后,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准备更好地宣传抗日,便分头联络戏剧人才,酝

酿演出。这一举动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演出剧本选定

《祖国》。《祖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

编成的四幕剧,写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

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陈铨教授任导演,闻一多教授为舞台设

计,孙毓棠老师做舞台监督,并请凤子参与主演。在排练《祖国》的过程中,

大家觉得成立一个团体能更有效地工作,于是在12月底,组成了西南联大话

剧团(简称“联大剧团”),有成员60多名,主要成员有男同学张道骧、汤一雄、

徐贤议、李善甫、汪雨、刘雷、高小文、劳元干等,女同学有“三萱”、“三华”,即

黄萱、徐萱、肖庆萱、侯肃华、孙观华、张定华等,请闻一多、陈铨和孙毓棠为

导师。成立会上,闻一多、陈铨、孙毓棠、凤子等老师讲了话,同学们发言踊

跃,热情很高,会上选出了团长和干事会。在联大剧团成立的鼓舞和推动

下,《祖国》排练质量很高。1939年2月18日,在新滇大戏院举行了首演。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重庆、上海的报刊迅速作了报道。《祖国》连演8

场,至25日结束。《祖国》演出成功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剧团接着又排练

了“好一记(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和

云南方言剧到昆明郊区演出。1939年暑期,曹禺应邀来昆明导演《原野》和

《黑字二十八》。其中,《原野》由联大剧团主演,《黑字二十八》由联大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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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剧团、云南艺术师范学校等联合演出。演出从8月16日开始,直到9月

17日才结束。全部演出场场爆满,昆明为之轰动,其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

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①。1940年夏,剧团又公演了《雷雨》。在昆明

当时的几家戏剧团体中,联大剧团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

在《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演出之后,联大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篡夺,

于是群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另组一个剧团。经张贴启事征求社员后,

1940年暑假,成立了戏剧研究社,社员很多,主要有黄辉实、潘申庆、施载宣、

林元、李典、金连庆、冯家楷、李芳、孙观华等。戏剧研究社首先排演田汉根

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请郑婴老师任导演。此剧演员甚多,出场40

多人,加上后台工作等,总共有200多同学参加了演出工作。9月25日,在

云南省党部礼堂首演。演出一举成功。之后再连演14场,场场满座。收入

除去开支,结余3000多元,全部捐给了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戏剧研究社还

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下乡演出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

活动。

此期出现的文艺团体还有青年剧社和联大歌咏团等。青年剧社演出过

《前夜》,联大歌咏团曾在“五四”21周年纪念会、昆明广播电台成立广播音乐

会和南屏电影院开业演唱会等集会上演唱歌曲。

总的来说,此期西南联大戏剧社团的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剧团

不多,主要有联大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青年剧社三家;第二,独创的剧本

几乎没有(只有联大剧团演出过陈铨改编的剧本《祖国》),剧团主要演出他

人的剧本,但演出成绩较为可喜,《祖国》、《原野》、《阿Q正传》的演出都获得

了成功,尤其是《原野》的演出,在云南戏剧演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史

家称为云南戏剧舞台上的四次重大演出之一②;第三,从内容上看,演出的剧

目都是宣传抗日、鼓舞抗战情绪的。此期戏剧社团的意义除宣传抗日的良

①

②

李济五语,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见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和吴戈《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二书。前者为昆明:云

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后者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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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社会效果外,还在于继承了长沙临大话剧团的精神并开创了西南联大戏

剧的良好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学社团

长沙临大时,还没有组成文学社团(当时称“文艺社团”),但组织过文学

活动。据赵瑞蕻回忆,“在南岳时已有多次诗歌活动,如朗诵会,谈诗会和诗

歌墙报等。其中有两期墙报是王般学长主编的。《穆旦诗选》中最早的一首

诗《野兽》,正是在南岳读书时写的,刊登在一期墙报上”①。西南联大在长沙

的时间不长,已有这些文学活动,有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同学的才能在

活动中展现出来,也就被有心人发现了,所以,“到了蒙自后组织南湖诗社

时,向、刘两人便邀请在南岳时已知道的喜欢诗的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参

加了”②。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因诗社社址在秀丽的蒙自南

湖畔而得名。1938年5月20日成立,发起人是向长清和刘兆吉,成员都是

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主要有穆旦、赵瑞蕻、刘绶松、陈士林、周定

一、刘重德、李敬亭、林蒲、陈三苏等20多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诗社聘请的

导师。诗社没有明确的宗旨,从今天所见的材料看,研究新诗、创作新诗是

诗社坚持的方向,同时也是社员的共同追求。诗社也没有选举组织领导,社

务由向长清总理。有导师参加的社员大会开过两次,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

的现状与前途问题,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导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大家也踊

跃发言,讨论使大家更明确了新诗的前途和方向。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

刊》,共出了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其中不乏好诗,如刘重德的讽刺诗《太

平在咖啡馆里》,周定一格律优美的《南湖短歌》,赵瑞蕻被朱自清称为“力

作”的《永嘉籀园之梦》,穆旦的《园》等都是可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

品。这些作品内容上留有战争阴影,艺术上则显示出学院派的精致与完美,

①

②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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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现实特点,又有浪漫特色,代表了西南联大早期的诗歌风格。此外,诗

社还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关注,刘兆吉采集了当地歌谣17首,刊登在《南湖诗

刊》上,这亦开启了西南联大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如果说刘兆吉在湘黔滇

旅行途中搜集民歌是“个人”行为,那么诗刊揭载民歌表现出的已是“组织”

或“群体”态度了,因此值得注意。

1938年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诗社离开南湖,也就停止了

活动。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每两周进行一

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同学入社,不久即扩大到四五十人。活动内容多种多

样,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

高原文艺社出过几期壁报,吸引了老师、学生观看,其中一些作品在壁报上

刊登后又投到报刊上发表,于是保存了下来,如赵瑞蕻和穆旦的一些诗。

1939年5月,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人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到昆明,

高原文艺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

也是在萧乾的倡导下,高原文艺社再次更名为南荒文艺社,并且把社员

扩大到校外,参加者中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同济附中的学生,西南联大

新加入的学生有辛代、祖文、龚书帜、何燕晖等。社员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萧

乾,由他编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南荒文艺社还给凤子在

昆明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成为该副刊的主要支持者。南荒文

艺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室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畅谈创作心

得等。社团没有选出社长和组织领导,由几个热心的同学共同操持社务,主

要负责人仍是向长清。每个社员交出一篇作品作为“会费”,即在《大公报·

文艺》上发表后,稿费归社里。仅凭作品供两份大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一端,

就可以看出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质量了。大约在1940年暑期,因社员陆续离

校,南荒文艺社无形中逐渐解体了。南荒文艺社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历史

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吸收校外社员;第二,与报纸联合。这两个特

点均为后来的文学社团继承和发扬。

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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